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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粮心
陈民宪

无数无数颗稻穗
此刻弯下了腰 低下了头
朝着一个方向默默地送行
送别他们集体的无与伦比的父亲

远处风吹过来 稻浪翻滚
我和千千万万的人 奔向稻海
与无数无数颗稻穗 站在一起
一起致敬最伟大的天下粮心

父亲 你带着梦
离开了你朝夕相伴的稻香
父亲 你的魂魄

将永远厚植在你爱的土地上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词作家、音乐策划人）

苏幕遮·悼袁隆平
桂维诚

记当年，
风雨起，
饿殍饥民，
无限伤心史。
可叹烟消云散矣。
仓廪粮心，
使命终身系。

苦耕耘，
存伟志，

六十余年，
育种传千世。
梦寄稻粱增产事。
谁料今朝，
君去留无计！
（作者系宁波诺丁汉大学附

属中学资深语文高级教师、作家）

七律·悼袁隆平院士
陈洪勋

犹记三年灾害时，
饱餐一顿死由之。
粒粮可数添锅水，
野菜挖光扒树皮。
日忍饥虫销瘦骨，
夜耽浮肿毁双慈。

惊闻国士归天去，
长啸一声君可知？

（作者系宁波电视台原台长）

七律·悼念袁公
林佩茂

噩耗传闻假又真，
天崩地裂泪盈巾。
毕其生稻粱谋者，
倾尔心仓廪实人。
禾下乘凉幽梦远，
海中造福骏图新。
勋章炳国君仙逝，
千古隆平泽兆民。
（作者系宁波佳必可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

禾下乘凉梦 送别袁隆平
春天的时候走进总浦塘，河港

上的烟波浓浓淡淡，我的心绪也随
之袅袅娜娜弥漫开来。

总浦塘是宁海长街镇辖下的一
个行政村。千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
洋，先人们居住在高高的山上，以
海为生，除了捕捞海上的鱼虾，还
耕耘滩涂淤积后形成的土地。滩涂
浮出水面，一年比一年高。先民们
开始在高滩周围筑起泥坝，在上面
晒盐、种植，建起了村庄。大海一
退再退，终于形成了“长亭洋、十
六滩”。十六滩上的人们，脸色黝
黑，声如洪钟，皆闯海
人后裔也。

我的老同事鲍允伟
退 休 后 在 这 里 当 村 支
书。我来到总浦塘时，
鲍指着远处的山峰说，
山冈上有一块两只足球
场大小的平坦之地，称
为天灯盏。我说，八成
是古村的所在地。想象
一下，明月当空，天地
间一片银辉，那不是天
灯盏是什么？

眼下的总浦塘，是
一个标准的水乡。

鲍允伟带我去走河
港。他说，如果在天上
看，总浦塘除了三个自
然村，有六条相依相连
的河港，像一条呼呼生
风的龙。确实，当十六
滩逐渐成为人们栖息的
村落后，那些海中的深
沟，成为现今的河港，
它们依然保持着大海的
野性。我看到，河港经
过 改 造 尽 管 已 经 是 淡
水，但掀起的波浪一点
也不比海上的柔弱。

这里的河港自从与
大海隔开后，由于人们
疏于管理，就呈现出自然的另一种

“野性”：杂草疯长，淤泥加厚，垃圾
遍地，臭气熏天。

听外面来的人一提醒，村里人
就红了脸。恰好县里、镇里派来干
部搞“五水共治”，村民说，老祖
宗交给我们的河港是干净的，它在
我们手里变脏了：东家的一只死鸭
子扔在这里，西家的一条破棉絮也
丢在这里⋯⋯村干部、党员率先跳
进污泥里，村民们也纷纷脱掉鞋
子，撸起裤管，更有大型铲车挖机
驶进来——水体生态修复工程，第
一期村里投了 700 万元。

垃圾被一点一点清理，村民们
不再往河港里乱扔东西；河边的杂
草被拔掉，河岸上的杨柳忽地来了

精神，柳丝一条条亮亮地在风中飘
扬。

紧接着，村里建起了保洁队、
河道清理队、日常垃圾分类管理
队。

村民们渐渐地发现，来村里的
陌生面孔多了起来。有些是来河港
边钓鱼的，有人是来踏青的。

河港变得洁净了，村里有见识
的人仍然不满足。他们问村民：见
过杭州西湖吗？西湖有水也有杨
柳，咋比我们村庄美？村民说，西
湖还有小桥流水，有苏堤白堤，有

亭台楼阁⋯⋯村民们凑在
一 起 商 量 ， 眼 睛 闪 闪 发
光：是啊，为什么我们没
有？

河港的岸边，先建个
木 头 栈 道 。 栈 道 日 长 夜
大，很快绕遍了小半个村
子 ， 长 达 1.2 公 里 。 清
晨、夜晚，木栈道上留下
了村民欢快的足音。

一幢幢实木打造的民
宿 ， 随 后 镶 嵌 在 河 港 水
面。斜阳下，古色古香的
木屋倒影在水中，像童话
一样美。跨河桥上还设有
九曲之廊、露天舞台、观
景平台，乡野风韵让城市
来的人流连忘返。村里争
取到上级的项目支持，这
一次又投入了上千万元。

如 何 把 风 景 转 为 财
富，人人都在想着这桩美
事。

鲍允伟说，村里能人
很多，不仅有外出经商的
老板，还有大学教授。这
不 ， 前 些 天 召 开 村 民 大
会，请了一位教授上课：
如何把乡村风光与旅游结
合起来？

村里总不能老是伸手
问政府要钱，打算组建一个旅游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将目前散乱的小
规模的民宿、垂钓乐园、农家乐联
合起来。除了企业投资，还发动村
民入股。鲍允伟说，多数人同意这
个计划，可部分村民仍有顾虑，担
心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

观念，观念的转变能够抵万
金呢，我笑起来，组织为啥派你
到 这 里 任 村 支 书 ？ 教 育 、 宣 传 ，
不就是你的本行吗？赶快露一手
吧！

鲍允伟眉头一皱，马上又舒展
开来：对，再难，也得做。

入晚，大型水上表演开始了，
外来的游客在狂欢在欢笑。随后，
整个村子枕着音乐静静地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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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年前，他从宁海开始

跋山涉水 云游天下

徐霞客 一个穿越时空的名字

让人想起地理

让人想起文学

因为他

静城宁海与人意山光

与浙东唐诗之路

连在了一起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450名唐代诗人纷至沓来

他们踏上的浙东山水

正是徐霞客描绘的旅游路线

1500多首不朽诗篇

赞咏瑰丽风光

铺成一条

云蒸霞蔚的唐诗之路

璀璨华夏文学的浩瀚星空

三十多年追梦

六十万字记录

一部《徐霞客游记》

将情感倾注于人文山水

流芳千古的奇书

和唐诗一样熠熠生辉

在地学史上树起求真的标杆

在文明史上

建起精神的家园

站在霞客与唐诗之路的节点

宁海 意气风发

唱响中国旅游新的乐章

宁海 全程接力

完成游线标志地认证

续启霞客游线申世遗

宁海 借船出海横空出世

和游线一百六十个城市

齐声合唱 同频共振

前童古镇 伍山石窟

南溪温泉 强蛟海湾

红妆黛瓦 静养温泉

缑城游学 红色梅花

以节为媒 一镇一品

文旅融合 全域旅游

宁海在赶考

微改造精提升 全省示范

筚路蓝缕 久久为功

我们立下誓言

让每一方土地

成为唐诗传承的新节点

让每一个空间

成为霞客精神的新高地

让每一次改革

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动能

让每一项创新

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文化传情

山水有意

徐霞客游记开篇地的宁海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五月

向世界发出诚挚的邀请

让我们一起出发

走向青山秀水

走向繁花与共

走向诗和远方

开游节
我们一起出发

应满云

周末在父母家里吃饭，自然要
开几瓶啤酒。哥哥说，他晚上要去
做教练，不能喝酒。我问他做什么
教练，他说教村民们学习八段锦，
倘若喝了酒，可能要打醉拳了。

我很是讶异，哥哥这几年在习
拳我是知道的，想不到已经出师可
以带徒了。我问他在哪
里教，他说就在镇上的
健身房，每天晚上六点
半准时开练。

镇上有健身房？这
又是一个令我大跌眼镜
的 信 息 。 在 我 的 理 解
中，健身房是高档住宅
区的标配，是中产阶级
的休闲场所。老家章水
镇位于宁波西边，与城
区以及近郊强镇相比，
经 济 相 对 薄 弱 。 哥 哥
说，健身房是由原来的
布厂改建的，布厂老板
非常喜欢太极拳，特意
辟 出 一 间 厂 房 当 健 身
房，供拳友们练拳。

章水镇企业不多，
我熟知的更少，至于布
厂，从未听说过。妹妹
说：“不远，我骑电瓶
车带你去。”

布厂位于镇区的西
边，靠近樟溪河，规模
不大。厂房改建的健身
房很是宽敞，里面设施
不多，地面的正中央有
一个很大的太极图，显
示 主 人 的 爱 好 。 哥 哥
说，健身房名叫四明太
极会馆，刚建好，牌匾
还没做。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书
法作品“精气神”三个字对我进行
太极拳启蒙，着实让我刮目相看。
哥哥比我大两岁，记忆中，他没有
体育方面的天赋，学生时代，连学
校里的运动会都没参加过。他小时
候口头表达能力也不强，倘若吵
架，肯定是吵不过人家的，后来办
企业，需要跟各色人等打交道，说
话利索多了，但我认为他当教练还
欠火候。

几年前，镇上组建了一支太极
拳队，哥哥报名参加，从此全身心

投入，每天清晨风雨无阻习拳练
功，我嫂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
习拳的行列，他还时不时地在大家
庭微信群里发几张练功照，看上去
挺酷的。有一年他和几个拳友一起
去舟山参加比赛，还获得了一块金
光闪闪的奖牌。每次在父母家里吃

饭，餐桌上总能听他介绍
太极神功，说起来一套又
一套的，讲到兴头上，他
还会放下碗筷比划几下。
我 发 现 哥 哥 习 拳 的 这 几
年，最大的改变是原本弓
着的背脊挺直了。据哥哥
说，有一位拳友比他还投
入 ， 把 企 业 交 给 老 婆 打
理，只醉心于太极拳术，
客户催货电话打来了，他
也爱理不理。在我的印象
中，太极拳是退休老人们
的功课，它缓慢的节奏跟
步履匆匆的上班族不太合
拍，所以，我虽然知道习
拳 能 强 身 健 体 ， 好 处 多
多 ， 但 一 直 没 去 拜 师 学
艺。

夜幕四合，习拳的村
民们陆续到来，哥哥让我
站 在 队 伍 的 最 后 面 跟 着
学 ， 说 是 学 会 一 招 也 好
的。八段锦起源于宋朝，
是中华武术中最精美华贵
的八段动作，去年疫情最
严峻期间，国家卫健委召
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陈雪峰说“心里烦躁时可
做一遍八段锦。”八段锦
一 下 子 在 网 络 上 流 行 开

来，它简单易学，无需器械，不受
场地局限，健身强体效果很好。

宁波老话说，做阿爹像阿爹。
我哥哥站在前面一边讲解一边示
范，不紧不慢，条理清楚，挺像个
教练的。我和村民们一起跟着学，
感觉难度不大，学会很容易，但习
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贵在长年
累月的坚持。那天来学八段锦的有
二十多位村民，以中年人居多，他
们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事一大堆，
但都准时地到来，一招一式很是认
真，每个人都精气神十足。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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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一套相术，根据体貌
特征来推断人的命运走向，比如

“屁股大好生养”“一旋横，二旋
拧，三旋打架不要命”“嘴大吃
四 方 ”“ 头 大 享 福 ， 脚 大 劳
碌 ” ⋯⋯ 我 们 听 着 这 样 俗 语 长
大，半信半疑，诚惶诚恐。

平日很少露脚，夏天再热也
包得严严实实。去洗脚，洗脚工
欲 言 又 止 ： 你 这 人 脸 生 得 蛮 漂
亮 ， 一 双 脚 ⋯⋯ 言 下 之 意 ， 丑
呗。

我 的 脚 并 不 大 ， 穿 34 码 的
鞋，配 154 厘米身高和 45 公斤的
体重，还算娇小。但这脚若碰到
尖 头 皮 鞋 ， 36 码 的 都 撑 不 下 ，
原 因 是 我 的 前 脚 掌 奇 宽 ， 大 拇
指 根 凸 起 一 座 小 山 ， 一 般 的 鞋
多 半 挤 不 进 去 。 外 婆 在 世 时 常
痛 惜 ： 囡 啊 囡 啊 ， 怎 么 生 了 双
苦 骨 脚 ⋯⋯ 苦 骨 ？ 对 ， 凸 起 的
那 块 就 叫 苦 骨 ， 据 说 ， 有 苦 骨
的人命苦。

外婆有一双奇形怪状的脚，
大脚趾搭靠在食趾上，怎么掰也
掰不开。其余三指小了点，紧粘
在一起，平常也不轻易张开。她
的脚掌大脚趾根关节突出，像只
特 意 画 出 来 的 三 角 粽 ， 又 厚 又
大。每当走了长路，或农忙歇脚
时，外婆把鞋甩一边，脚搁上膝
盖不停揉搓红肿的“铁三角”喟
叹：“苦骨苦骨命苦啊。”我小，
那时只知道外公早逝，是外婆一
人种田养家。上世纪 40 年代的农
村 ， 那 可 不 是 件 易 事 。 外 婆 好
强，能识文断字，每当月亮明晃
晃时，总拿本书在屋外读整夜。
村里人看不惯——种田人，读书

干什么？
看到外婆揉脚，母亲笑她：

“姆妈，你的脚是小时外婆给你
绑过又放开形成的。你没苦骨，
命会越来越好的。”外婆的脚也
叫“解放脚”，太太给外婆缠过
足 才 会 “ 苦 骨 ” 突 出 。 外 婆 笑
笑 ， 穿 上 鞋 乐 颠 颠 劈 柴 做 饭 去
了 ， 还 有 6 个 孙 辈 要 养 ， 哪 有
时 间 看 脚 感 叹 命 运 算 计 呢 ？ 说

“命好”就命好，外婆这代人坚
韧 ， 时 代 给 予 的 不 公 和 困 苦 都
能 接 受 消 化 ， 像 田 里 采 得 的 野
菜 ， 再 苦 也 能 化 作 桌 上 的 吃
食 ， 填 饱 肚 子 养 大 孩 子 应 对 日
子 。 外 婆 边 说 命 苦 边 不 低 头 ，
就 算 头 顶 茅 草 的 两 间 破 屋 ， 稍
有 空 ， 也 打 盆 水 拿 抹 布 反 复 擦
着老木门，她说 ：“门是门面 ，
人 家 看 到 你 家 门 清 清 爽 爽 的 ，
就知道你做人也清爽。”我常站
在外婆的“老木门”前，细细抚
摸被擦得纹理毕现的光滑木门，
想着外婆的“苦骨”和她的“倔
强”。

母亲的脚又大又扁，脚趾头
舒朗自由，一看就是在田埂间挑
担种田的。母亲没有“苦骨”，
却经历了时代的诸多磨难，又没
学得外婆的豁达乐观，一生紧张
悲观，活得艰难逼仄。近两年，
面临我父亲的突然去世和独子的
病危，终日抑郁。她再三提起，
以 前 算 命 先 生 说 过 她 命 不 会 差
的，何况她没有苦骨，于是终日
在伤感和悲愤中，斥责生活的不
公。有时我跟着一起落泪，有时
我又心里难过：妈妈，命运这事
岂能算命的说了算？我不敢说，

母亲的一生已固囿在一贯的观念
里，若我开口，母亲又会担心起
囡的苦骨、我的命运了。

对，我脚上有一对苦骨，它
的存在让我一言难尽。

先 生 常 笑 我 脚 丑 ， 粗 硬 不
说 ， 还 长 了 该 长 的 不 该 长 的 毛
病。儿时夏天，赤脚走天下。农
村机耕路到处是小石头黄泥沙，
狗屎牛粪再多也一路欢奔⋯⋯直
到冬天或要上学，才穿上薄底的
布 鞋 ， 没 几 天 脚 底 将 要 磨 出 洞
时，忙小心洗净藏起——出门做
客再穿吧。

我的脚是“放脚”，和所有
“放鸡”“放鸭”一样自由散漫，
宽大不稀奇，但有一对苦骨让母
亲苦恼不已——菩萨保佑，我囡
命要好啊！

十七八岁住到镇里，喜欢上
一个农村男孩，农忙时骑三四十
里路，到男孩家种田割稻⋯⋯秋
时，男孩偷偷跟我说：我妈说你
一对苦骨命不好，不让我和你做
朋友。我们最后的不了了之虽不
是因为我的“苦骨”，但他妈说
过的话，影响了我十年之久——
苦骨真命苦？

已 将 知 天 命 ， 一 对 苦 骨 依
旧，常让我在商店精致细巧的鞋
前 流 连 尴 尬 。 细 数 人 生 的 每 一
日、每件大事和嵌在生活中的每
件小事，觉得男孩母亲的话好笑
——生活跌撞本是常态，就看人
怎么去面对了。若把日子中必定
要经历的都看成愁苦和困难，不
生“苦骨”的人命也不一定好。
反之，我这个生了“苦骨”的，
因有颗乐观向上的心，身边有一
群积极无畏的人，枕边有一个心
大宽容的人，又身处一个靠努力
说 话 的 时 代 ，“ 苦 骨 ” 便 不

“苦”了。
人生啊，有些苦是想象出来

的，有些话是人强调出来的，有
些事通过努力是能改变的。就像
歌里唱的那样：三分天注定，七
分靠打拼。

苦 骨
冯志军

陈顺意 摄骢马河畔


